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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凤至抬起头，叫了一声吴
叔，声音很甜美，吴叔，能不能让
我和张公子单独谈谈？

吴俊升愣了一愣，咧开大嘴笑
了，对对对，老嫂子，你说人家小年轻
的相对象，咱们几个老干葱跟着凑啥
热闹。走，咱们上那屋打八圈去，走走
走，都走，都走，都走喽。吴俊升伸出
双手，像赶羊似的把四大天王包括于
母都赶出了客厅。

于凤至这才抬起头，认真地看了
看张学良。自从定下这门亲事后，张学
良三个字就成了于凤至身心中的一部
分。闺房中多少个不眠之夜，她思维中
的张学良只是个大致的轮廓。她想着，
那个张家的人儿，个子大概也不会很
高，皮肤也能挺白，干干净净的，像他
爸爸一样。及至吴俊升描述了张学良
的长相，她的梦里，仍然固执地维护着
那个张家人儿的最初画像。

于凤至只看了张学良一眼，就认
定自己当初的判断没有错。张家人儿
果然与他父亲很是相像，眉清目秀，
面相俊朗，只是个子
看着要比他父亲高一
些。四年前，张作霖就
坐在这把椅子上。她
记得，张作霖的肩头
也就刚及椅背，而张
家人儿的肩头高出椅
背至少二寸有余。

话题从棚顶那只
钱串子开始，于凤至
问，你没见过这东西
吗 ？我 见 你 总 是 看
它。张学良说，我见
过，我小时候也是在
乡里长大，我们家也
有这东西，我不喜欢它，见了就要
把它打死。于凤至说，我们家从来
不打钱串子，爹活着时总说，钱串
子到家，是给你送钱财的，打了钱
串子，财运就没了。于凤至说着，
拿出张学良的回信，说，这是你写
的诗吗？张学良狡黠地笑笑，小弟
才疏学浅，让于姐姐见笑了。于凤
至真的笑了，我们这儿有个剧社，
唱二人转的，角儿也有，就是少个
写唱词的，我看张公子唱词写的蛮
好的，要不要我给你举荐举荐？张
学良装作吃惊的样子，我的诗真有
这么不好吗？于姐姐竟把它看成是
唱词？都怪跟我来的那四个混蛋，
撺弄着我给和一首，说，让她也看
看我们张公子的才华。这下好了，
露馅了，名声都臭到郑家屯了。于
凤至意味深长地一笑，我还看过你
另一篇文章，就是奉天城人人皆知
的“张作霖公子美文”。听了这话，
张学良的脸腾的一下红了，为掩饰
自己的尴尬，他夸张地喊道，这你
也知道啦？怪不得我妈总说，好事
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早知道这

样，郑家屯我就不来了，也省得到
这来丢人现眼。于凤至收起笑容，
你本来也是不想来的。张学良本想
否认，说出来的话却是，你怎么知
道我不想来？于凤至从信封里拿出
张学良那首歪诗，你把一件很圣洁
的事情当成了儿戏，还有，昨天晚
上，你浪迹花街……张学良说，我
这个人不会装假，你能知道我的那
篇错误百出的布告，大概也能听说
我别的什么烂事。其实，我这个人
非常的不好，吃喝嫖赌抽，五毒俱
全，我实在是配不上于姐姐。于凤
至眼中有泪光一闪，如果你真是这
样坏，我倒不难过，谁让我爹把我
许给了你？这就是命，古往今来，
哪个女子能逃得过宿命？我心里难
过的是，我让你很为难，让你感觉
是个包袱，是个累赘，是个既缠腿
又甩不掉的破裤子。张学良辩解
道，不是这样的，于姐姐，真的，
我这个人真不好，我爸说我，要找
我只能去两个地方，赌场和妓院。

我们俩在一起，你不
会幸福的。于凤至摇
摇头，你是什么人，
我已略知一二，表哥
都告诉我了。韦编三
绝谁人晓，一鸣惊人
唯你知。张公子，你
聪 明 绝 顶 ， 学 识 不
浅，大可不必为了逃
避我，而装出一副不
人 不 鬼 的 模 样 。 其
实 ， 从 我 家 衰 败 以
后，我已经对咱们的
婚事不抱幻想。你前
程似锦，大有可为，

日后自有佳人伴你前行。只是我们
的事如何了解，倒是个大费周折的
事。我是个女子，提出毁婚，后背
都能让人戳出窟窿来。可若是你提
出解除婚约，我又成了被休的女
人，于我的名节和我的一生，都是
个折辱。思来想去，我也想不出一
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自你来后，
我没吃过一口饭，也没合过眼，想
得头疼时，真想一死了之。于凤至
说着，已泣不成声。张学良突觉心
中不忍，想安慰几句，却又想不出
合适的话语。于凤至擦擦脸上的泪
水，说，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不
过，我还没跟妈商量，想听听你的
想法再跟她说。张学良期待着，你
说，是什么办法？于凤至说，我想
卖了房产，去北京读书。只要离开
郑家屯，远离奉天，就再也无人知
道我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我曾许配
给谁，曾思念了一个从未谋面的人
整整四年！于凤至的眼中又涌出泪
水，到那时候，我们再解除
婚约，也就是很简单的一件
事了。 35

刚才的紧张气氛烟消云散，眼前
人人春风满面。企业家们互相握手、
寒暄，甚至拥抱。任志强在点心盘前
驻足，抓了几块饼干迅速吞下，喝了
一口水。旁边有人上来换名片，“任
总，您上次批评郭敬明的话说得太好
了，有没有时间来一起做个论坛？”

不远处，亚布力论坛“坛主”陈东
升正举着矿泉水瓶喝水，他走了几
步，被另一个企业主拉住聊天，他微
微倾听，不时点点头。

一些企业家坐在座位上休息。在
中间的理事位置上，林荣强始终坐在
那里，一动不动。这位泰山会的现任
会长穿着米色的条绒裤，横杠的休闲
上衣，灰白的头发。不聊天也不喝水，
低头看着什么。

还有的人始终在等待机会。一个
小个子的企业家在任志强旁边站着，
还没来得及插一句话。他去年加入，
由任志强介绍。其实加入阿拉善并不
需要推荐，“但有人介绍总是显得庄
重一些”。他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环保
公益，但不可否认，

“来这里确实对我的
生意有帮助。”

阿拉善SEE作为
成立六年的公益组织，
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企
业家们的社交所。

中国会
青砖灰瓦、宫灯

古槐、雕梁画栋，这不
是为某部古装电视剧
搭建的临时场景，它存
在于现实的生活中。

坐 落 在 北 京 西
绒 线 胡 同 里 的 中 国
会，虽然距离繁华的西单只有咫尺之
遥，却保留了昔日皇家府邸的悠然静
谧，平日朱红色的大门半掩着，夜幕
降临时，大大小小的厢房内，会亮起
一盏一盏的莲花灯。

这种浓浓的中国情调，自然而然
地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大力推崇。据说
中国会的会员中，70％到80％都是外
国人，而且大都是一些国际知名人
士，包括政治家、皇室成员、知名企业
家、艺术家等等。几乎所有的外资银
行的最高层管理人士也都是它的忠
实拥趸。

披着古朴外衣的奢华
这里原本是康熙第二十四子的

府邸，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四川饭店的旧
址。1995年，有关人士出资7000万港币
修缮这座四百年前的王府，并且把当
年流失的王府物品尽量寻回，尽可能
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朴的风貌。

在京城四大富豪俱乐部（坊间通
常的说法，另外三家是京城俱乐部、
长安俱乐部和北京美洲俱乐部）里，
中国会的公开活动最少，应对媒体最
为低调，以至于外界对它的认知很大
程度上停留在各种传闻里。

据描述，整个院落按照历史朝代
被改造成了14个大大小小的厅堂，分
别命名为秦、汉、唐、宋、元、明、清，
齐、楚、燕、韩、赵、魏、春秋。各厅堂里
陈设有字画，里面不乏张大千、齐白
石的真迹。

相较于其他另外三家俱乐部力
推的西式餐饮，中国会的特色是将中
国饮食文化发挥到极致。它特别注重
对四川菜的研究和改良，新式川菜几
乎成了这里的金字招牌。早些时候，
中国会只接待会员在会所里用餐，
1998年，这里增建了一座风格古朴的
三层小楼，非会员也能过来品尝地道
的川菜。

这里还可以为会员提供住宿服务。
八间套房各具特色，都融汇了中外古今
交错的奇妙感觉。浴缸是西班牙的顶级
品牌，屏风、书柜都是几百年的历史老物
件，小冰箱被“藏”在古朴的老家具里，桃
红色的浴巾散发着豪华之气……

外国元首都难挡的诱惑
坊间流传着中国会会员们经常

说的一句话：“这里的
一切都是古董，只有
人是新的。”

成立于 1996年 9
月的中国会是由香港
知名商人邓永锵率领
几个股东组成的董事
会与北京旅游集团合
作的产物。正式开业
那天，据说美国电影
界知名人士凯文·科
斯特纳、英国的约克
公 爵 夫 人 和 影 星 米
高·坚都曾专程赶来
祝贺。

实际运营过程中，中国会成了政
治家、企业家和艺术家们的私密聚集
地。创始初期，所有会员都是以被邀
请的方式加入，后来核心会员组成
了，新会员才可以在老会员推荐下加
入，而且需要由董事局审核批准方能
通过。每个月，中国会基本上都会举
行一次会员活动，新老会员可借此加
强沟通和了解，结识更多的生意伙
伴，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

会费标准价格不菲，其中常驻会
员的入会费是 15000 美元，每月另需
缴纳 100美元会费。普通会员的入会
费分为两种，一种是海外会籍会员，
约需 7000 美元；另一种是本地会籍，
需 5000 美元。即便如此，如今中国会
也有了 1000 多名会员。据说，外国元
首对中国会也有极大的兴趣，当年法
国总统希拉克在北京签署《中法联合
声明》后，神秘消失了数小时，坊间传
说他是因为抵挡不住四合院的诱惑，
特意跑到中国会去感受中国帝王生
活了。同样有类似传闻的还有鲍威
尔和撒切尔，甚至还有人说，连大明
星关之琳的生日Party和巩俐
的北京婚宴，也都是在中国会
里摆的。 (完) 24

连连 载载

李香参加我策划的“超越
沙漠”比赛，她说我的心已灰
了。可是她获得了冠军。

我叮嘱她，颁奖仪式中，她
将作“超越沙漠”的获奖感言，
万万不可说“我的心已灰了”，
我提示她，要表达一个生命如
何超越沙漠。我真的难以想
象，她那么单薄，竟能在穿越沙
漠中遥遥领先。太阳升起出
发，夕阳西沉结束，一壶水、一
个囊，一整天（是整个白天），她
似乎把二十二年积蓄的力量全
都发挥出来了，她简直在穿越
死亡——这个被称为“死亡之
海”的沙漠。

李香报名参加“超越沙漠”
比赛时，父亲已进了医院，癌症
晚期，父亲鼓励她“试一试”，可
是，她“真的不想跑了”。念高
中时，她是体育活跃分子，乒
乓、田径等项运动，都不缺她那
矫健的身影，毕业后，分配到农
场的连队，她当了女拖拉机
手。距“超越沙漠”比赛还有半
个月，其父去世——终于熬不
到看见她“超越沙漠”，不知是
她的父亲去世前还是去世后，
她的男友也跟她分了手。我理
解她说的“我的心已灰了”，而
她在“超越沙漠”的那一天比赛
里，我听沿途的观察员表述她
奔跑的劲头，简直在拼命，似乎
要融入沙漠、亲近死亡，不过，

观察员佩服的是她的毅力和勇
气。我担心她跑着跑着会倒下。

那是春天，沙枣花已盛开，
绿洲弥漫着浓郁的花香。颁奖
仪式安排在农场场部前边的明
珠广场——绿洲无疑是沙漠中
的明珠。广播里播放着歌曲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这也是
我的策划，一个别致出奇的环
节，颁奖仪式里，每位获奖者背
后有个放一束沙枣花的方台
子。预先，我已公布了“送给你
一束沙枣花”的方式——获奖
者不知谁送沙枣花，但是，一定
是获奖者期待的人送沙枣花。

金黄色的沙枣花已摆在了
方台子上，一条红绸带系着一
束花。仿佛现场的花香来自那
一束束花，其实，是农场到处可
见的沙枣树散发出的芬芳，微
风像一群顽皮可爱的小孩，忙
个不停，到处送着花香。

李香选择了在没有沙枣花
的那个方台子前边站立。我猜
她已认定不可能有她心爱的人
来送一束沙枣花。没有沙枣花
的位子该是她。她往那儿一
站，背后就奔过去一个小伙子
放了一束沙枣花。

可是，李香站错了位子。
我示意她到居中的空位去，那
是冠军的位子，我事先已排定
了。那个位子早已放好一束沙
枣花。

接受了奖状、奖杯，颁奖嘉
宾（上一届的冠军）取了她身后
的沙枣花，送给李香。李香怀
抱着沙枣花，有点不自在、不相
信——不相信还有“最心爱的
人”送给她一束沙枣花。

主持人宣布获奖者打开花
束中的献辞——一张蓝色的卡
片。她的眼睛含着泪花。卡片
写着：献给我心爱的女儿李香，
祝贺你“越过了象征着死亡的
沙漠。一生爱着你的爸爸”。

我看见李香抬起脸，望着
广场的观众。音响播放着《送
给你一束沙枣花》的乐曲。李
香的目光在人群中巡视。二十
天前，李香的父亲已去世。后
来，李香对我说：她以为这是梦
——爸爸还活着，爸爸就在人
群里，暗暗祝贺她的“超越”。
她多么熟悉爸爸的笔迹呀。她
说那笔画像小学生一样工整，
可以辨出拿钢笔的手在微微颤抖。

接着，主持人邀请献花者
站到颁奖台上来。唯独李香的
身旁空着——那个献花者没有
出场。李香的目光流露出期
待。她似乎相信，爸爸不愿让
她见到生病的样子。可是，明
明她给爸爸送过葬，死去的人
又 活 了 ，来 祝 贺 女 儿 的“ 超
越”？她记得爸爸弥留之际，握
着她的手说：我的女儿能够“超
越沙漠”，关键是进去了又出
来。

塔克拉玛干，意为进去出
不来。李香的感言，引述了父
亲临终遗言。全场都挥动着沙
枣花的花束。

过后，我知道送那束沙枣
花的是李香的男友，他和她的

女友也在观众之中。李香把那
束沙枣花献给了父亲——她一
个人去了农场的墓地，立在父
亲的基前，对父亲说话，她满腹
的话说出来，似乎父亲在听着
女儿的话，只是不回应。父亲
的话凝结在那张卡片上。

无疑，这是我策划中的意
外——我约了李香的前男友。
我没去探究他和李香分手的原
因，仅仅是好奇地追问了那一
束沙枣花为何由他来送。

我这才清楚，其实，在李香
的父亲病危的时候，李香和他
的爱情已走到了“崩溃”的边
缘。按李香的话说：我的心已
灰了。那段时间，她陷入了困
境，像迷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里，找不出方向。不过，她不愿
让父亲看出她的痛苦，她约了
他，明确说了，约他一起去病房
看望她的父亲，算是对父亲临
终前的一个安慰吧。看着父

亲，她的心在流泪，却强装笑颜。
李香的父亲单独约了一次

他，他爽快地去了病房。于是，
李香的父亲给了他那张卡片，
已经写妥了祝贺的话，托付他
到时候采一束沙枣花，他没辜
负李香父亲的最后嘱托。这
事，他没瞒着他的女友。

李香的父亲生前喜欢唱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这支歌，
大概是父亲当年曾唱着这支歌
迎接着上海支边青年，再早，她
父亲的父亲曾在这片不毛之地
开垦出了绿洲——第一代军垦
战士，种植了沙漠地带的沙枣
树，那一条条沙枣树林，抵挡着
沙漠刮来的风沙。这支歌就这
么一代一代地传唱。等到我听
到李香无意中轻哼这支歌，我
欣慰，李香真正地“超越沙漠”
了——我已和李香谈情说爱
了。我对她说那次“超越沙漠”
使我发现了你。

昔日的美术馆总是给人
昏昏欲睡的感觉，古典繁复的
建筑，漂浮着一股发霉的腐尸
味，所有的艺术品珍藏在阴暗
的角落，除了考古学家或少数
艺术工作者之外，几乎没人会
去造访这些沉闷的都市空间。

新世纪的美术馆却不是
如此，所有人进到美术馆，都
有如进入一处奇幻异境，充满
了好奇的期待。这些美术馆

甚至成为心灵休憩的好
地方，让疲惫紧张的现
代人在这里得到平静与
省思。

洁白亮丽的空间好
似天堂一般圣洁，在美的环
境中得到心灵的疗愈，如同
置身天堂。《天堂美术馆》
的作者走访十五位殿堂级建
筑 师 设 计 的 美 术 馆 ， 从 安
藤 忠 雄 、 妹 岛 和 世 到 贝 聿
铭 ， 写 出 一 部 关 于 全 新 的
旅 行 ， 关 于 美 术 馆 探 险 ，
关 于 建 筑 对 人 最 亲 昵 安 慰
的建筑旅行随笔。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谢志强

汉文帝登基伊始，为考察大臣，明
辨贤愚，说，赏赐你们到国库里去搬绢，
能搬多少就赏多少，结果居然有几个大
臣因为搬得太多，不胜重负，摔成骨
折。皇帝看了记录说，这几个人不能
用，贪婪而无自制，他日必因此而生变
故，非朕可信之人。

女作家池莉也“英雄所见略同”。
她回忆说，自己刚出道时，参加一次笔
会，看见一个平素很崇拜的作家，兴奋
不已。吃饭时，因为是吃的自助餐，看
到那个著名作家的盘子里堆得如同小
山一样，最后剩了一多半，她对那个作
家的好感立刻荡然无存：一个不会对自
己说“够”的人，我是瞧不起的。

对自己说“够”，是人生智慧，是豁
达胸怀，是高人境界，也是保全自己的
秘诀。

情爱，要对自己说“够”。 到处留
情，那叫滥情，四方施爱，那叫乱爱，还
是陶行知说得好：“爱情之酒甜而苦，两
人喝，是甘露；三人喝，是酸醋；随便喝，
要中毒。”家有娇妻，一个就够了，吃着
碗里，看着锅里，当心噎着你。因而，不
妨学李敖：“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

赚钱，要对自己说“够”。钱不是万
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喜欢赚钱、
赚大钱，人同此心，不足为奇。但千万

不要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有了一千万
想着一亿，赶上了李嘉诚还想着超比尔
盖茨，生生把自己当成赚钱机器。钱够
花了，绰绰有余了，就要放慢脚步，享受
生活，多做善事，回报社会。夜眠八尺，
日啖二升，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喝酒，要对自己说“够”。“会须一饮
三百杯”，那是诗人的浪漫夸张，千万别
信以为真，毕竟，喝多了浪费钱财倒在
其次，还容易贪杯误事，最主要是会伤
害身体，酒至微醺，花至半开，才是最佳
境界。因而，哪怕面对琼汁玉液，也要
及时对自己说“够了”，打住！

升官，要对自己说“够”。不想当将
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官自然是越大越
好，其实未必，如果能力、智商、人望、水
平、操守均不足以支持你身居高位，那
不仅官当得难受，说不定还会自取其
辱，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李斯、霍光、鳌
拜、年羹尧、和珅，都曾位极人臣，但最
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升官有瘾者也
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权越大，责越
重，这就叫高处不胜寒。

荣誉，要对自己说“够”。 荣誉，是
社会和民众对一个人成就和贡献的认
可，应该做到实至名归，名副其实。过
高的荣誉，犹如小脑袋戴大帽子，令人
好笑；过多的荣誉，好比鸟翅上绑了太
多黄金，难以高飞。沽名钓誉，自吹自

擂，结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后难受
的还是自己。因而，智者当拒绝高帽，
警惕溢美之词，勇于对过多、过高的荣
誉说不：够了，太多了，我不需要！

寿命，也要对自己说“够”。人皆希
望长寿，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
蛇乘雾，终为土灰。”祝愿“万寿无疆”固
然可笑，渴望长命百岁也少人企及，达
观态度是，当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回
首往事，我们安详宁静，心存感激，有满

足之感，够了，上天对我不薄，人世间这
一遭没有白来，我走也。于是，驾鹤西
去，安归道山，得大自在。

对自己说“够”的人，进退得当，收
支平衡，有生之喜，无死之惧，逍遥如陶
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使人
艳羡。对自己说“够”的人，与人为善，
于世有益，心地坦荡，知足常乐，潇洒似
陶朱公，“霸越功高早退休，五湖浪迹泛
扁舟”，令人神往。

对自己说“够”
陈鲁民

某农业大学的教师联名上
书，要求抹去校名中“农业”两
字。提出这种要求的农业院校
远不止一个，山东农业大学已
经正式提出“摘帽”申请，希望
更名为“齐鲁大学”，还有河北
农业大学也有此意，不知是否
改为“燕赵大学”？其实，类似
院校已经更名者也不止一个，
某“粮食学院”早已改为“工程
学院”了。

提起“摘帽”，人们马上会
联想到当年的“右派”平反。难
道人们的偏见竟至于此，将我
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农业同一个

象征着苦难的字眼相提并论？
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偏见，
农业院校在招生和毕业生就业
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

这些年来，人们似乎不再
强调“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了，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
发展，这种差别正在日益缩小，
甚至有些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
超越城市中的工人和干部。然
而，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民族
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偏见却
是根深蒂固的。多少年来，多
少农民渴望得到一份城市户
口，把摆脱世世代代“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业劳作当做自己
的梦想，许多农家子弟通过高
考“跳龙门”，却也不愿考取农
业院校。谁说农业是第一产
业？这句话好像只不过说说而
已。凡是与“农”字沾边的词语
给人的感觉大抵是低下的、末
流的和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农
业大学”也不能例外。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
多数的农业大国来说，这种“贱
农”意识仿佛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细细想来却是必然的。
农业虽然重要，却未必能创造
丰厚的价值；农民虽然辛苦，却
未必能摆脱过多的苦难；今天
许多农村的人文状况还难以同
一般城镇相比。如果这种基本
的格局不改观，“贱农”的意识
就不会发生根本转变。

当然，“贱农”意识并非始

于今日，所以，你不要被古代田
园诗里那种诗情画意所迷惑，
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什么“开轩面场圃，把酒话
桑麻”，其实，陶县令和孟夫子
之流大多是衣食无虞的隐士，
如果二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
的佃农和灾民，他们哪里还有
心思去悠然地“见南山”，惬意
地“话桑麻”，很可能因为饥肠
辘辘寻思着去“闯关东”、“走西
口”了。几千年来，“农”字给人
的整体印象大概就是“锄禾日
当午”这种付出极大而收益颇
少的艰苦劳作。因此，“贱农”
意识也就不足为怪，凡“农”便

“贱”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
然而，农业大学的某位官

员也作自我轻贱之举，就有些
不可思议了。这位官员把大学
的取名作以这样的比喻：“这就

好比一个家庭里有五个孩子，
父母给其他几个孩子取的都是

‘龙’啊‘凤’啊的好听的名字，
唯独给一个取名‘狗蛋儿’！这
个孩子就是再有能力，在别人
眼里也没有出息。”按说，此话
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以名取
人和以貌取人一样，是没有多
少道理可讲的。把“齐鲁大学”
比之为“龙”，把“农业大学”视
之为“狗蛋儿”大概也是没有多
少道理可讲的。此外，总是强
调“在别人眼里”怎样，为何不
扪心自问“在自己心里”如何？
这位把自己的学校比之为“狗
蛋儿”的官员应该知道，诗人刘
半农并没有因为名字中有一个

“农”字而有所逊色，汉奸汪精
卫也并没有因为那个好听的名
字而彪炳史册。

“她”作为女性第三人
称，在现代汉语及各类出版物
中屡见不鲜。可在“四大名
著”中却没“她”的踪影。

在《三国演义》中说到你、
我外的第三人，多呼其名或
字。古人称字属尊称，称名则
含有一般随便的意味。比如
称张飞为翼德，称鲁肃为子
敬，称曹操则为操等。其次，
罗贯中还常将姓氏加“公”或

“郎”作为对第三人的敬称和
赞美。比如称关羽为关公，称

周瑜为周郎等。除此之外，古
人还常以官职代以第三人
称。比如称刘备为刘豫州，称
曹操为曹丞相等。

在《水浒》中已有“他”的
出现，不管男与女统统称之为

“他”。在古代，人们除有名和
字外，还有号。梁山好汉多为
贫民，雅号几乎没有，绰号却
人人都有。比如鲁智深，绰号
为“花和尚”，张顺，绰号为“浪
里白”等。小说中人们在谈到
第三人时，一般多用“此人”或

“这厮”。“这厮”相当于现代的
“这家伙”，有些粗俗，是对被
谈论人的不尊和轻蔑。

在《西游记》和《红楼梦》
中除用“他”、“他们”或“他家”
外，有时也用“那厮”。但绝没
有“她”的出现。

也许人们会犯疑：堂堂的
“四大名著”中何以没有“她”
的立足之地呢？后来经查有
关书籍资料我终于明白了：原
来“她”是年轻的“新一代”，是
近代“五四”学者刘半农发明
的，是专用于女性第三人称的
代词。罗贯中、施耐庵、吴承
恩、曹雪芹在世时，“她”还没
有诞生出世呢！所以“四大名
著”里没有“她”的身影。

“龙”与“狗蛋儿”
刘福智

“四大名著”里怎没“她”
程勉学

《天堂美术馆》
雅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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